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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潮声●

●生活札记●

●烟火清欢●

●桑梓留痕●

阳光洒落在南塘的水面
波光粼粼，如诗如画
那是夏日的馈赠
是大地炽热的心跳

水鸟在水面滑动，泛起涟漪
犹如孩子微笑的唇印
轻抚着每一个疲倦的脸庞
带来丝丝的清凉

荷叶在水中轻轻摇曳
似舞动的音符
奏响专属于夏日的乐章
唤醒沉睡的记忆

蛙鸣的声响在水草中回荡
如诗人的低吟
抒写夏夜的故事
点缀寂静的夜空

水中的夏日
是生命的赞歌，希望的源泉
沉浸在夏日的浅水中
闭上眼，倾听夏日的低语

水中的夏日
□张培亮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喝过
许多琼浆美酒，也许你到过
很多地方，但不知您是否
到过河南安阳？安阳啊
那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我的九连兄弟战友
分别了43年，今天重聚首
大喊一声，安阳——我来了

时光如梭，岁月沧桑
当年的帅小伙，如今已白发苍苍
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龙头山下九连那片营房
因为我们的青春留在了军营
我们的理想献给了国防
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下一代讲
你的父辈们没有让你们失望
无论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是建设祖国回到地方
安阳的兄弟和九连其他战友一样
心中有祖国，忠诚献给党

安阳，我来了
战友们，举起杯
杯杯都斟满喜悦的泪
千杯万盏不会醉
我们再活40年
我要大声喊，安阳
——战友们又相会

安阳，我来了
□李明朝

小时候，放学回家的门前，
我最爱喊一句：“老爹，我爹呢？”
听您应声，便见您忙碌的身影，
温暖如常，照亮我的天地。
长大后，渐渐不耐烦您的唠叨，
直到您离去，方觉声声可贵，
才知那些絮语，是我此生深念。

您说平平淡淡，快乐就好，
您说简简单单，不必追逐名利；
您偶尔传来一张花开的照片，
我知道那是您无声的牵挂。
您说有酒、有烟、有茶，
人生在世，逍遥自在；
您说等您来美国，
要我备好酒、好烟、好茶——
可您已不在。

当时未曾耐心听您叮嘱，
此刻再无机会听您絮语。
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应答，
再也望不到您站在门前；
等我再回家的那个黄昏，
也只能站在门口，轻轻再问一句：

“老爹，我爹呢？”
可我知道，已再无应答。

诸行无常，众缘如梦。
和您父女一场，是我天大的福分。
我以一念心灯，照亮无尽思念，
愿您乘莲华而去，不染纤尘，
从此无苦无忧，自在安宁。

别了，
方知絮语成深念
□张颜蕊

莫言说，他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地热
爱，也极端地仇恨，因为“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
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先生的怨乡与
怀乡，爱恨交织，在一段时间里，我感同身受。

三十多年前，我一个人在县西上班，每当
有人问起老家哪里？我答朱马，总会引来一阵
嗤笑。我试图辩解，朱是红色，朱马就是红色
的马。字面解释自然有些牵强附会，不得要
领。尴尬之余，内心增添了一些对故乡的怨
气。起什么名字不好，非要叫什么朱马。恍惚
间，又在脑海里再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
茫意境，似闻踏碎云影的嘚嘚马蹄声。后来，
我学聪明了些，有人问起老家哪里，我就用县
东或者藕塘这些大一点的地理范围去含糊回
答。县东好几个乡镇，藕塘在抗战时素有“小
莫斯科”之称，听者艳羡，自己脸上也有光。

一九九七年仲春，我回朱马初中看望老
师，聊到朱马这个地名给我带来的无奈。夏老
师放下正在批改作业的钢笔，面带微笑地瞅着
我，眼睛里满是关爱，开导我说：“这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不要放在心上，成为负累。”我坐在椅
子上，手心冒汗，有些不知所措了。

看着我的窘迫相，鲁校长忙不迭地走过
来，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其实朱马是个有
211的好地方。我愣怔在那儿。作为土生土长
的朱马人，我怎么没有听说？夏老师起身说；

“我跟鲁校长正要去家访，顺便带你去看看我
们的211。”

说话间，几个人已经来到学校的围沟埂
上。举目远眺，但见东山巍峨，池水蜿蜒。鲁
校长看我只顾看远方，提醒道：“不要只顾看远
方，且看脚下。”脚下黄泥地，地上是楼房瓦屋，
有什么好看的？我心里直犯嘀咕。鲁校长看
我一头雾水，噗哧一笑说：“你脚下就是211之
一的古阙城，据史料记载，离县城45华里的池
河之滨，下马埠为古阙城遗址，就在我们的脚
下。”遗址在四周岗地顶端，高出平地几十米，
西北至东南走向，东西短，南北长，有南北两座
城门。相传，项羽率二十八骑从东城四隤山
出，曾经夜宿阙城，借此地作短暂休整。

在川心村草坝张，户家后头西北方有一大
片平原高地，白浆土质，绿油油的麦苗随着微
风轻轻舞动。鲁校长介绍，这里就是211之二
的斗城遗址。[嘉靖]《定远县志》载：“斗城，在
县东南四十五里，今无其迹。”草坝张有个叫陈
瑞章的老私塾，活着时经常讲，斗城名字是有
来历的。秦时，这里是军马场，也是官道上重
要的城镇，一度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庄子任
漆园吏的漆园，与斗城相距不过四五十华里，
庄子常移步斗城，会客交友。宋钱文子在《修
学记》中说，濠水之上，江淮之间，惠、庄隐士昔
所游处，淮南宾客集而著书，流风所被，文辞并
兴。因斗城城池状如北斗七星，故庄子称为

“斗城”。
见一群人站在麦地边指指点点，村民刘如

全走了过来。他说，七八十年代，在挖护家河

沟时，挖出不止一座“老人窖”，墓门呈拱圆形，
用大块的青砖砌成，还有几只陶壶，造型较小；
犁田时也经常能捡到刻着花纹的碎砖瓦砾。
我想起来了，此地现有草坝张遗址（汉）、草坝
张南遗址（明）、草坝张古井（清）。三处遗存
已被列入保护名录，遗存亟待进一步的发掘
和保护。

骑行到石角桥，已近晌午。石角桥是 211
之“一桥”，是通往历阳（今和县）的重要古驿
道。秦时，池河流经东城三官集、大桥湖后，

“东北流历二山间”，出石角山，断面变小，水流
受束，于是人们便在河上用木板架桥，谓石阁
桥。石阁桥下面还有渡口，“县东南50里，下有
石阁渡。”后讹传为石角桥。项羽引二十八骑
自四隤山出，经阙城，过石角桥后直奔乌江渡
口而去。1958年建有酷似古罗马斗兽场的节
制闸，具有泄洪、灌溉、发电、交通等功能。
2016年在原址拆除重建新桥，新桥水闸主体呈
青灰色，间以红褐色，显得壮观大气。

中午返回下马埠东城酒家吃饭。“你知道
为什么叫下马埠吗？”鲁校长问我。我笑着说，
这个我知道，因柴王在此一时迷路，下马休息，
后人称“下马埠”。鲁校长笑着说：“朱马211之

‘一味’就在东城酒家。”老板也不失时机地介
绍了起来。朱马卤鹅上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
期，周世宗柴王征伐南唐，从寿州经定城双庙
村，走到我们这儿时正值中午，只见山荒人稀，
河水环绕。柴王正觉人渴马乏，饥肠辘辘如悬

旌，这时恰有村民敬献卤鹅，柴王吃过后赞不
绝口，随后一举拿下南唐皇甫晖，这是后话。
池河两岸，河沟密布，水网交错，非常适合养
鹅。朱马卤鹅通常选用当地农家饲养的白鹅，
肉质鲜嫩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为美味奠定了
基础。超百年的老卤汤，是保证其风味的关键
所在。卤制过程中，加入丁香、桂皮、陈皮、茴
香等几十味香料和中草药，根据鹅的大小和火
候情况，灵活调整卤制时间，香料和食材相互
交融沉淀，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风味。鹅肉熟
透入味，肉质鲜美，香气浓郁，让人垂涎欲滴、
口齿留香。

说话间，一辆小车停在门口，车还没停稳，
喊声就飘了进来：“老板，买两只卤鹅，打包。”
众人抬眼一看，苏E牌照。有人说，王家从来不
出摊，坐在家里都不够卖，来迟了还买不到。

“朱马的 211——两城一桥一味，我知道
了，那为什么叫朱马呢？”我问。夏老师介绍
说，1949年时设下马乡和朱集乡，1955年底小
乡改为大乡，下马乡与朱集乡合并成为朱马
乡。原来如此！

品朱马卤鹅，喝县酒厂的包公醉，微醺之
后，我似乎有些通透了。其实，我不可能一直
怨恨朱马。一生痴绝处，无梦到朱马。朱马是
我爷爷与父亲的长眠之地，是我童年时的欢乐
场，是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大段历史，怎能
不闯进我的心里和梦里呢？

朱马非马，真想念朱马呀。

朱 马 非 马
□张 强

老伴每天都变着花样烧菜，特别是鸡、鸭、
鱼、肉类的荤菜，一周基本不重样，但上小学的
两个孙子仍然不满足，奶奶只好不停地跑超市。

这不禁让我感慨良多，现在的孩子太幸福
了，想吃什么有什么，选着吃，挑着吃，吃到自
然饱。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粮油都是
计划供应，计划也就意味着很多物品短缺。好
在白湖是农场，有大面积的边角荒地，可以种植
瓜果蔬菜。在粮食紧缺的日子里，瓜果蔬菜可
是帮了大忙。

生活是艰苦的，但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
乐观的。在我们长身体需要营养时，母亲总能
想点办法给我们弄好吃的。

白湖原本就是湖泊改成的圩区，又是以种
水稻为主，所以支渠毛沟纵横交错。那时的支
渠毛沟里，河蚌不仅多，而且个大，一个个沉甸
甸的，足有半斤重。母亲洗衣服时，从河沟水塘
边带回来一些河蚌，外壳厚实光亮，紧闭的口沿
处不时有水溢出。

刚从河里摸回来的河蚌不能急着剖杀，否
则烧出来吃着碜牙，还有一股土腥味。所以得
先将河蚌倒入大盆里，用清水静养一上午，把肚
子里的脏水和泥沙吐出来。等到中午，盆里的
水已经变清了，母亲便用刀从蚌壳紧闭的口沿
缝隙处剖下去，河蚌便一分为二了。然后剔取
那两片与蚌壳紧紧粘连在一起的肉，洗净后用
刀切成薄薄的片，用少许盐码一下，准备辣椒、
蒜末、姜片。

母亲做这些事时，我出于好奇和嘴馋，就一
直在边上围着看。母亲先将蒜末和姜片在热锅
油里炸出香味，把河蚌肉倒入锅内，煸炒到七成
熟时，倒入辣椒。厨房里立马弥散着一股强劲

的辣味，呛得我直打喷嚏，捂着鼻子往外跑，母亲便笑着骂道：“看你这
只‘小馋猫’还待不待在这里了！”

吃饭时，桌子上便多了一盘红烧河蚌肉，我们几个孩子争相抢食，
个个被辣得大汗淋漓，张着嘴吐着舌头，喊着“辣……辣……”尽管如
此，我们谁也没有放下筷子，个个奋勇争先，轮番伸筷子。母亲则端着
碗在一旁看我们，时不时还要维持一下秩序。

记忆中，每当母亲烧河蚌肉时，总有邻居的阿姨闻着香，端着饭碗
过来串门子。她们一边品尝着河蚌肉，一边夸赞母亲的手艺，还咨询烧
得好吃的秘诀。母亲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跟她们介绍如何清洗、如
何取舍、如何腌制、如何掌握火候……在一片赞誉声中，一盘爆炒河蚌
肉很快就见底了。

缺少营养的少年在母亲的照顾下健康快乐成长，白湖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周围的农贸市场比比皆是，富裕的白湖人可以餐餐有
鱼、顿顿吃肉，但母亲已于2020年去世。儿时我们围桌而坐、争食母亲
烧的河蚌肉的场景，只能留在深深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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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

刘

龙

还未来得及体会退休的松弛，老爸血糖暴升，打得
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赶紧办理入院手续，在朝朝晚晚的
陪伴中，一边恶补护理高血糖老人的小常识，一边做好
生活习惯的改变和重心的转移。

曾经的我，去医院探望病人回来，外衣要全换，手要
反复搓洗；而现在，可以在病房内自如吃喝，还能忙里偷
闲跟练八段锦。近古稀之年的哥哥，心疼小妹主动承担
了夜里的陪护，异地无法脱身的姐姐每日视频问候。此
生有缘，成为兄妹，共同守护我们年迈的双亲，在记忆的
长河里必定会留下许多难忘的画面……

小时候的时光似乎很慢，可以让我们有太多的体会
和回味。犹记得酷暑时节，家家早早把西瓜放入井水
里，趁着大人们午休，院里的孩子们相约去捉蜻蜓。蜻
蜓捉多捉少并不在意，虽然个个都晒成了“红头蜈蚣”，
但是那种在阳光下奔跑的肆意与欢畅是无法忘记的。

傍晚，水泥地泼过水后，空气里弥漫的灰尘味有点呛
鼻，却也让人安心。洗澡花在墙角静静地绽放，院子里几
户人家把小饭桌搬出家门，相互分享，结着水珠的西瓜已

放在桌上，孩子们围在一起，静等瓜开。“啪”的一声，黑子
红瓤完美呈现，口感绵软、甘甜无比。孩子们吃得酣畅，
汁水顺着嘴角溢出也毫不在意，西瓜的香甜与井水的清
凉融合，从喉咙一直流淌到胃里，连指尖都透着清凉与满
足。那是冰箱无法复刻的味道，也是心中无法忘怀的眷
恋。那时，天上的星星也亮得出奇，我们躺在凉床上，妈
妈手摇蒲扇，爸爸天马行空地说着故事。渐渐地，我的眼
皮越来越重，爸爸的故事声也越飘越远……

此时，搀扶着父亲走在医院的长廊，斑驳的阳光透
过玻璃窗洒在身上。长廊很长，长到父亲已不能完整走
一个来回。途中休息，我看着地上的路标，箭头指向各
个科室。最下面是老年科，最上面是新生儿科。老人是
暖阳，新生儿是希望，曾经父亲抱着我们，给我们宠爱和
托举；如今角色倒转，换我们搀扶他、呵护他。回程时，
我们走得更慢了。阳光已经移到了窗棂上方，长廊里暗
了下来。

生命来来往往，长廊还是长廊。无论父母是否伟
岸，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光。

长 廊
□李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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